
鸽子白玫瑰不属纳粹——一个电影文本的解构

本文改编自电影《希望与反抗》，反映的是二战时期反抗纳粹的白玫瑰组织烁尔兄妹的真实

历史故事。

电影《希望与反抗》海报

二月十八日

“今天我们把希望的火花带进大学。”

我的名字叫索菲·马格达勒娜·烁尔，21岁，1922年五月九日生人，女性。

我和哥哥汉斯同属白玫瑰地下反战组织。1943年春天，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

遭到严重失败。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紧锣密鼓地偷偷进行反希特勒行动。我们复

印了不少传单寄往全国各地，盖世太保查得严，未寄出的传单必须尽快处理，我

和哥哥打算把剩余的传单拿到大学里发（当然是秘密的）。开始一切都进行得很



顺利，我将一部分传单从五楼推了下去，传单像扑腾着翅膀的白鸽，祝愿它能如

我所愿带来和平。

忆及战前我们一家子总会在教堂前的空地喂鸽子，教堂的尖顶上太阳初升，我虔

诚地跪下祈祷，我的主啊！如果一切按照原来的轨迹走下去，本该是风平浪静吧。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下课铃响了，学生涌出来，我们顺势挤入人潮里，正当

我们准备离开大学时，突然有人叫住了我们，把我们逮捕了。

——

我们被带到国家警察署，他们将我和哥哥分开审讯，我按照与哥哥事先商定的串

词对答如流，不承认自己和传单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来根烟吗？”那个叫莫尔的警察问。



“不了，谢谢。”我用被汗水浸湿的手揉搓着裙摆。

“但你抽烟，对吗？”

“只是偶尔。”我努力保持冷静。

几番盘问收获甚微，他只好先让我去牢房里等待。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用我们生命的一切去抵抗。不去考虑，我们周围的世

界。无论能否理解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全面战争的时刻已经来临，让我们告别无

谓的恐惧和犹豫。在这场命运的斗争中，请遵守我们的原则：清洗我的皮大衣但

请不要把我弄湿（指 1935年，法律剥夺公民咨询权）！危险是巨大的，我们必

须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现在，这个时刻已经来临！明天将会双膝跪地感谢我

们对它的接受……”

收音机里希特勒发表着演说，以拯救的名义去鼓动杀戮，数以百万计的男人甚至

妇女孩子被投入枪林弹雨，血流成河的年代连亲故离乱也被打上奉献的美称，冷

血麻木是做人的美德，民众的愚蠢是当权者最大的侥幸，多么可笑啊！

狱卒兼狱友是位金发的中年妇女，她偷偷和我说如果我有什么违禁物她可以帮我

处理，原来她也是一名囚犯，仅仅因为摘抄了一句批评希特勒的话入狱，被迫在

这儿当差。

“女士，进去，快点快点，我想听（元首的）演讲。”

纳粹军官催促着，关上了牢房的门。我并没有等太久，盖世太保一时查不到什么

只好宣布我无罪释放，我松了口气，望向窗外亮晃晃的天。



“我希望，我们永不相见，一切顺利。”金发女人这样说。

正当警察副手为我签释放证的时候，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被带回原来审讯的屋子，但窗被合得严严实实，我看不见蓝天了，屋里是那么

的黑。

我坚持我原来的观点，拒绝承认自己与反战传单有关。莫尔用白炽灯照着我，灯

光扎得我的眼睛刺痛难耐，我不甘地瞪着他，他从公文包里摸出一沓刚刚搜集到

的证据，开始了新一轮的审问。盖世太保的办事效率出乎意料的高，他们手上掌

握的证据令我没有否认的余地，而且哥哥也在滴水不漏的逼问下承认了。

“你就承认了吧，传单是你和哥哥一起制作和发放的。”

“是！我为此感到自豪。”

“我和哥哥会被怎样？”

“这一点你早就应该考虑，烁尔小姐。”

“我们的亲戚会被牵连吗？”



“这不是由我决定的。”他盯我的眼神就像观察一条垂死挣扎的鱼。

耶和华哟！春天不该是希望的季节吗？

我请求去趟洗手间，莫尔有些不愿但还是同意了，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的怜悯。

卫生间真是个好地方，可以任你宣泄情绪尽情展现内心世界，我的心太疼了，我

好害怕，我的妈妈经不住这样的打击，还有我的伙伴们，他们会被我连累吗？我

望着镜子上自己苍白的脸，险些哭出声来。我一遍遍告诉自己，你要坚强你要坚

强，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要撑下去啊索菲！

副手在门外催促我，我打开门，准备迎接我的命运。

二月十九日

“你是单身？”

“我已经订婚了。”

“和弗里茨·哈特拉格。他是东线战场的连长。”

“斯大林格勒？”

“是”

“你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半年前。”



我恨透了小胡子元首，恨透了纳粹，恨透了战争——通通是些狗娘

养的东西。

莫尔问起了我那在战场上生死未卜的未婚夫，想方设法让我供出组织的成员，甚

至煽动我通过背叛伙伴以减刑，我绝不会这么做，他想都不要想。审讯结束后我

回到牢房里，倒在床上，就像打了一场仗一样疲累。夜晚是难得的安宁，昏黄却

温暖的灯光下，我向金发女士谈起了自己的爱情。

那完全无条件的爱情，是多么美妙！

我亲爱的未婚夫弗里茨，他高大、深色头发，像自由的精灵，他总能轻易把我逗

乐。他也是东线的连长，整整半年我们都没有见面了，我很想念他，他还好吗？

有没有瘦了？之前受的伤还疼吗？有没有像我一样想他？我有好多好多的话，不

知还能不能亲口对他说。我既希望他想着我，又希望他不要想我，作战时不能分

心，没有什么比他从战场上活着回来更重要。对了，他还不知道我被逮捕的事呢，

更不知道我是白玫瑰组织的成员，他那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就像士兵遵守对

希特勒的誓约一样忠诚，我们为此吵过好几次了，我向来反对支持前线，因为这

会延长战争时间，这让他很不高兴。但我不怪他，他和我一样，首先是德意志的

子民，其次才是索菲和弗里茨，我们都为国家而战，又有什么错，只是走的路不

同而已。我想他会理解我的，此时我只想他平安回来。

如果希特勒没有上台，如果没有不必要的战争，兴许一切会更美好。

我们一起去北海的卡洛琳内斯岛度假，一大清早，我们驾驶渔船出

海去，傍晚一起骑车去海滩。有幸品尝到鲜美的鱼子酱，那些饱满

圆润的颗粒，点点破碎在舌尖，细微的咸味。晚上一起歌唱，聊天，



谈论和平。他写下一首满目清凉的小诗，没有士兵，没有飞机，也

没有炸弹，只有大海和天空，和煦的海风还有我们的梦想。淡紫色

的浪涛，鸣叫的海鸟，雪白的浅滩上盛开着橙黄的小花、任取自在

的光阴。

如果你现在问我，在哪里见过这些记忆的碎片。

我兴许会意味深长地告诉你：夜阑人静，我的梦里。

平日里实在太紧张了，既要马不停蹄地开展反战工作，还要兼顾学业。如果不是

被逮捕了，我不会想到战争结束前还有机会回忆那段早已逝去的自由岁月。有时

候我是多么羡慕半个地球外的美国，远离中心战场，人们像是生活在和平年代了，

麦哈密海滩几乎订不到位子，因为人实在太多了。酒会里触目皆是浮夸的宽檐礼

帽，燕尾服里里外外没有一丝褶皱。咔哒作响的高跟鞋，胭脂色的口红，淑女们

撑着花纹繁复的太阳伞，向绅士们行最优雅的礼……

二月二十日

我是被撕心裂肺惨叫声吵醒的，盖世太保的手段一贯狠辣，我感到恐惧。日光透

过铁栅栏，投射在我的脸上，心怀希望，是因为曾经感受过人的温暖。一如往昔，

我向主祈祷。



“主啊！除了向你倾诉，我还能怎么办呢。除了把我的心交给你，我什么也做不

了。你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是如此的不安。只有和你在一起，才能找到内心的

平静。阿门！”

这是我来盖世太保“做客”的第三天，莫尔乐此不疲地诱导我，企图让我站向他们

那边。当然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在这场英雄的战争中，您和我们这些被你们鄙视并与之斗争的人一样可以拿到

粮票，你们无论如何都要过得比我们好，完全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我们的领袖和

德意志民族保护着您，为什么像您这样年轻的人会为这种错误的想法而冒这样的

风险呢？”

……

“无数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遭到非人虐待，福利院的孩子们唱着歌爬上卡车，却

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那些都是没有价值的生命。”

“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你必须让自己习惯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

“烁尔小姐，如果你想象一下这所有一切，你是不该让自己参与到这些事件中去

的，这可关系到您的生命啊！”

……

“我更愿意说，不是我，而是您的世界观有误，和以前一样，我还是这个观点，

我为我的人民做了最正确的事。我并不后悔，我会独自承担一切的后果的。”

如果世人的矇昧不怪任何人，那么究竟谁有罪？谁需要上帝？

审讯结束，我又回到牢房，我感到释怀，也不那么害怕死亡了。傍晚时分空袭警

报突兀响起——是同盟军。金发女人赶紧躲起来，我趴在窗檐望着投下炸弹的轰

炸机，兴奋得像个找回玩具的孩子。恐怕没有谁会像我一样对空袭感到高兴的了。

不会太久，自由将要来临。

那时我并不知道，明早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噩耗。

二月二十一日

次日清晨金发女人遗憾地告诉我组织的另一成员潽洛基普斯特被逮捕了，他是三

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才刚出生，妻子得了产后热，他们不能没有丈夫和父亲。

想到这我不由流下了眼泪。



祸不单行，我又被告知明天便要开堂审讯了，法律程序形同虚设，谁也不会帮我

们。我频频望向窗外的蓝天，阳光依旧明媚。

已经没有退路了，我想。

“我曾经梦到，我的怀里抱着一个穿白色长裙的孩子，我能感觉到

他的体温。忽然间大地震动，就在我的脚下出现了巨大的冰川裂缝，

我开始下滑，我看看孩子，恰好有足够的时间把孩子换到安全的一

边抱着。我摔倒了，但却觉得解脱了，变轻松了！穿白色长裙的孩

子正是我们的理想，它活下来了。”

二月二十二日

我明白，等待我们的终究是一场封闭的不公平审判。身后的人军装革履，胸前的

铁十字雪亮——虔诚的纳粹追随者——操纵战争机器的罪魁祸首。今天的审判不

过是一场杀鸡儆猴的盛筵，毫无疑问我们都将成为牺牲品。我们抓紧最后的时间

奋战，义正严辞地诉说着信仰，为理想而死，我们都不遗憾。



“很快，你们就会站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接受审判）……你们的恐惧很快就要

结束了。”我说。

“今天你们吊死我们，明天就会轮到你们。”这句是哥哥的话。

“在这个屋里每一个正派的人都会为你的话感到愤怒。”特意从柏林赶来的人民法

庭的主席大声吼道，滑稽得像个小丑，台下却鸦雀无声……

我是幸运的。

有的人上一秒还在奔跑，下一秒就被子弹射穿了胸膛；有的人正在为学生讲着课，

突然就心脏病发作猝死了；有的人顾着去捡飞到马路中央的几块钱，却没有注意

迎面撞来的大卡车。

他们的生命顷刻便被残忍地夺去，而我却有足够的时间向我爱过的一切说再见。

“死刑，今日执行。”

我从未想过走向死亡的路途那样漫长，长到足以做好所有的准备迎接死神的镰

刀。



临刑前，我看见了父母，我和他们说：如果还有机会，我还是会这么做。”他们

说我们做的很对，他们为我们而骄傲；

临刑前，我最后一次向上帝祈祷，牧师告诉我：“世界上最深的爱，莫过于为自

己的朋友而献出生命。”

临刑前，我拥抱了自己的好哥哥，拥抱了自己的好伙伴，我发出最后的呐喊：“太

阳依旧照亮着天空!”



临刑前，我经过一片空地，太阳普照着我，我从未感到如此温暖。

理想会代替肉体活下去，这是我们与上帝的约定。

我是索菲·马格达勒娜·烁尔，21岁，没有香水口红，没有高跟鞋，于 1943年二

月二十二日死去，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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